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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的蒙古《行纪》，原文

为亚美尼亚文，收录在乞剌可思 刚扎克赛

，曾为海屯的随员）的《亚美尼亚史》中。它的第一个俄译

本为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 ）所作出，刊于

年《西伯利亚杂志》。法国学者克拉普罗斯（ 和布罗

塞 各自又从俄文译为法文， 年俄国潘特卡诺夫

）再据法文译为俄文。最后，俄国学者布列资须奈德

）参照各家的译文，把这部《行纪》转译为英文，

收在他的名著《中世纪研究》中。我国学者张星烺和唐长孺的

中译文都是从布氏的英译文所译出，前者的译文见于《中西交

通史料汇编》（第四册辅仁大学版；第三册中华书局版 后者

的译文载于《国学论衡》 年 月号，题目是：《海桑东游

录》。

布列资须奈德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学者，他在准备

《海屯行纪》的英译文时曾查阅了当时他所能看到的中外历史

文献，对研究我国新疆和中亚的史地有所阐述和创见，因此，

他的译本无疑地是诸译本中最好的一个。然而，在今天看来，

他的译文仍然存在着两个缺点。首先，布氏不是直接从原亚

美尼亚文进行翻译和研究，他所依据的仅仅是一些译本和再

译本，而且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行纪》中有关地理的部分，其他

中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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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加以删略，使人不得见其全貌。其次，布氏译文刊出后至

今已有八十年，这个时期内由于学者们的努力，在中亚史地研

究方面又有一定的进展，布氏遇到的问题已有可能解决或者

接近于解决。鉴于这两点，英国学者波伊勒 根据

年在埃里温刊出的乞刺可思书精校本把《海屯行纪》再

译为英文，题为

，发表在《中 年亚杂志》

月号上，全名是：《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出使大汗蒙哥

宫廷行纪》。值得称赞的是，波伊勒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特别

是近年来哈密尔顿 、克劳松（ 的文章，

对《行纪》中有关中亚史地部分作了详细的考释，另外，对非史

地的部分他也作出了阐述。不久前，我们为整理冯承钧先生

的《西域地名》，曾参考了这个英译本。

对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说，《海屯行纪》的重要性从一开

始就得到承认。它字数不多，但如地理学者贝兹利（

所指出，就价值和意义说绝不低于其他行纪。贝兹利特别注

意海屯回程的路线，他认为这条路线几乎不同于所有别的中

世纪旅行家所采取的路线，因此理应得到更高的评价。我们

看到，海屯回程时著录的地名，比同时期任何旅行家记录的地

名都要多，如果把他的归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在我国新疆境内

为第一阶段，从新疆下至锡尔河右岸为第二阶段，再从锡尔河

通

报》），

（《皇家亚洲学报》），



经波斯到亚美尼亚为第三阶段，那么，他一共记下了五十九个

地名，其中除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的地名第 大部分都可

考证出来。下面我们根据波伊勒的新译文来考查一下海屯在

新疆的行程。

离哈刺和林后，海屯于三十天内抵达一个叫做

）的地方，据伯希和的考证，该地即《元秘史》中的

胡木升吉儿（ 《元史》中的横相乙儿，贵由西行时

在突厥语中义为“沙岬”，伯希和死去之处。 认为

应在乌伦古河上游去寻找，可能在它停止从北向南流并向西

急转之处。

从胡木升吉儿，海屯一行人抵

突厥语训为“独一”，因此它很可能就是唐代的独山守捉，元

代的独山城，据《元史 哈刺亦哈赤北鲁传》，独山在别失八里

东不远，为北来之要冲，成吉思汗西征所经之地。哈密尔顿考

证它为今木垒，在古城东五公里。由该城西行即畏吾儿都城

《元史》中有别失八里、别十八里、别失

八剌哈孙等译。 为突厥语之“五 义为“五

城”，约在今济木萨，有人以为遗址即古城。

从别失八里抵 为《世界征服者史》中之

，距别失八里四法儿珊（波斯长度名，约合三英里余）。哈密

尔顿把它考证为《唐书》中之耶勒守捉，在轮台（乌鲁木齐）以

东一百八十里，约相当于今之柏杨驿。又抵 ，哈密尔顿

考证它为唐代之俱六守捉，在耶勒西八十里，约相当于今之阜

康。由此又抵 ）和 。前

一地当在阜康西不远，无适当对音。后一地即元代之彰八里，



昌八里、掺八里，哈密尔顿考证它为唐代之张城，在轮台（乌鲁

齐 以西一百五十里，近今天 从彰八里到菂昌吉

）和 ，前者 元史》中之古为

塔巴，今地图作呼图壁，后者为《元史》中之仰吉八里，城在今

玛纳斯附近。据《西域图志》和《西域水道记》的记载，玛纳斯

河东岸里许有城墉旧基，曰阳巴勒噶逊，当即元代之仰吉八

里，巴勒噶逊 蒙语“城”，与突厥语八刺哈孙（

的《突厥语大同义。十一世纪喀什噶里（ 词典》

中著录这个地名为 ，义为“新城”，可断定该城的

兴建系在蒙古人崛起之前。

海屯 和接着叙述说，他们进入突厥斯坦，进抵

，哈等地。 密尔顿

把它置于今乌兰乌苏境内。疑即《西域水道记》中之济尔噶

朗，在乌兰乌苏之西，一为河名，一为地名，乾隆二十二年

）雅尔哈善曾驻军于此。 ）当即

精河城，旧城址在今精河境内。至于波斯史家和西人游记常

（提到的 波斯语“钢 ，在元代有普刺、不剌、孛

罗等译，其确切地址众说纷纭，但从海屯的行程看，它只能在

赛里木湖东北或正东，可能在今三台。拉施特《史集》记哈刺

不花和阿鲁忽在一个叫做苏特库耳（ 赛里木湖）之地

的 城附近交锋，可证明 在赛里木湖畔。卢不鲁

克说，不里 的日耳曼奴隶在 挖掘金子和制造武

器，但卢不鲁克走的是一条偏北的道路，并未亲抵 ，不

能证明该城在博罗塔拉河谷。

经苏特库耳（突厥语“乳海”，我国史书中之天池），海屯一



前行人抵 和 一地名，布列资须奈德已疑

为 ，即《元史》中之阿力麻里、野里麻里等。波伊勒更

可能是进 誊一步解释说， 写者对早期的 的

异写，原 的讹误 和，其中 常混淆。这座闻名中外

的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经黄文弼的实地调查，其遗址

当即今霍城东北不远的古城，本地人称为阿尔泰古城，“西距

霍城 公里。其范围甚大，北抵克干山南麓，南至克干色依，

东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玛扎，西至卡纳威，东西 公里，南北

未量，当不止此数。” 黄文弼的考察并非新发现，该遗址已为

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所提及，特别是察合台后裔吐呼鲁克

帖木耳汗的玛扎（墓），徐松更有明确记载“：阿里玛图沟西十

五里为滚坝沟，科河发焉，河自山南流五里，右疏渠一，溉营屯

头工田，左疏渠一，回民瀦为水磨，又南半里经故回部王吐呼

鲁克吐木勒罕墓西。 吐呼鲁克吐木勒罕（

）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之另译，徐松引回人库鲁安书，简略

地介绍了吐呼鲁克吐木勒罕生平，并说他“在位十年卒，有满

克国回部长以 驼四十负满克国土为建此冢，覆以碧琉璃，刻

墓门。 徐松和黄文弼似均未见十五世纪杜格拉特（

族人米尔咱 穆罕默德 海达尔（

的《拉施底史书》 其中记察合台汗国的名

城说：“另一名城是阿力麻里（ ，它至今仍有名。吐

呼鲁克 帖木耳汗（ ）之墓在那里，尚有该

城繁荣的［其他］遗迹。汗墓的圆顶是令人注目的，高大且有

装饰，而在墙上刻有铭文 ⋯尽我所能记忆，该圆顶上所写之

①《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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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为七百六十余 载从这个 文献上确证 木

耳汗的玛扎就在 年，西历阿力麻里。吐呼鲁克死于回历

年 ，黄文弼转引阿不哈即《蒙古史》所记的日期是

年 。

从阿力麻里西南行抵 西，即《元史

北地附录》中的亦刺八里，城在伊犁河畔。然后渡过

（ （答刺伊犁河），越过 山的分支，海屯一行人抵

速），今中亚之江布尔 ，经中亚和波斯返回亚美尼亚。

根据上述，我们看到，海屯走的道路正是汉唐以来的天山

北道。成吉思汗西征和丘处机西行，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耶

律大石和常德则在西行时经过额敏河流域，他们走的应为更

北的道路。

波伊勒认为，海屯对博物学的贡献决不低于他对地理学

的贡献，甚至“无稽之谈”都有意义和价值。例如，海屯记载准

噶尔沙漠中的野人，对一些地区盛传的野人形迹，提供了文献

的根据。他提到的狗国，不仅属于民间传说和神话，在元代还

实有所指。《黑鞑事略》记蒙古东北有“那海益律子”，注曰“即

狗国也，男子面目拳块而乳有毛，走可及奔，女子侏丽，鞑攻之

而不能 又据《元史胜 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一年夏四月

戊申“，命开元等路宣慰司造船百艘，付狗国戍军”。这里的狗

国，很可能指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因此， 年元朝的统治应

已及于北极。

为开展蒙古史、中亚史及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现据波伊勒

的英译文将《海屯行纪》重译，供读者参考。

中译者 月年



英译者波伊勒序言

年海屯王经中亚的旅行，由乞剌可思 刚扎

克赛收录在他的《亚美尼亚史》中。这个记载，很容易从布列

资须奈德的略加删节的英译中得到。他的译文系根据阿古丁

斯基、克拉普罗斯、潘特卡诺夫和布罗塞等早期译文的对照而

作出。在他的详尽注释中，布列资须奈德令人钦佩地，确实尽

中国的、量地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资料 伊斯兰的、

欧洲的。然而，在今天，当巴尔托德、伯希和、米诺尔斯基等学

者的著作，大大扩充了我们对中亚的地理历史知识时，重新审

订近八十年前俄国汉学家遇到的考释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刻

多半已经来临。哈密尔顿的近期研究，本译文所依据的乞剌

年的出版，使这项工作变得来容易可思书精校本于 。

对于历史地理的研究者说，海屯行纪的重要性一开始便

得到承认。贝兹利描写它是“一部就价值和意义说，绝不低于

其他行纪的书，在这个充满新觉醒活动和无限冒险的时代，尤

其如此 。他特别注意海屯的回程路线，他认为这条路线“，异

于几乎所有其他中世纪行纪，因此理应受到比它平常受到的

更大重视”。事实上，这条通过畏吾儿地的路线，好象是条通

道：成吉思汗的契丹 相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及史家志费尼，

来去都是走的这条路。只有迦儿宾和卢不鲁克采取的是一条

偏北的路。海屯下至锡尔河右岸的行程，多半是他在旅行中



最使人感兴趣的部分。他和迦儿宾的这段行程相同，后者仅

提到两个地名，但他却提供了十六个地名，其中一些，只是由

帖木儿时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下来，其中八个，则仅见于这位亚

美尼亚旅行家的行纪。

他对博物学的贡献，毫不低于他对地理学的贡献。他和

卢不鲁 即蒙古野驴；他是唯一提到野克同时最早提到“忽兰

驼的中世纪旅行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荣幸地早于普列

兹瓦尔斯基六百年就发现了普列兹瓦尔斯基马。至于佛教，

他比同时代的卢不鲁克提供的情报要少些，但他提到历史上

佛的名字，却比马可波罗要早，并且他知道弥勒佛，未来的

佛。甚至“无稽之谈”也有含义和价值。准噶尔沙漠中的野人，

也有其他作家提到，多半能有某种合理的解释。长毛狗及其

人妻，必定属于西伯利亚的民间传说，总之可以追溯到八世

纪。而象树那样生长在“沙岛”上的“珍贵骨头”，只能指的是

今天仍能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北极岸外、新西伯利亚群岛等地

采集到的象牙化石。



哥汗。拔都率无数的兵马，驻于北部地区、宽深的阿的勒（

河畔，该河流入里海。敬畏拔都的海屯，因害怕他的邻人

突厥人（其君主称为希腊的算端 ，名叫阿撒丁〔

就偷偷地乔装出发，这是由于，他援助鞑靼人而遭到他们的忌

恨。他匆匆越过他 城。的国土，在十二天内抵达卡儿思

的鞑靼 及 其军统帅拜住那颜（

小亚美尼亚的首都，拜占 ，息思廷的 ，即
是当地的名字，今天的科赞（

指拔都，即国王之拥立者，这样称呼，显然因拔都对蒙哥登基

起了决定性作用。

即伏尔加河。 之名可追溯到六世纪。突厥人抵达

伏尔加河流域时采用了它，也许源出撒尔马提语（ 迦儿宾

提到“ 大河，斡罗思人称之为伏尔加。”

）的算端，即鲁木（ 。

凯迦 斯二世（即也速丁

即西亚，指中东。

拜住那颜是西亚蒙古军的统帅，接替绰儿马罕。

海 屯 行 纪

虔诚的和热爱基督的亚美尼亚国王、居住在西里西亚

）息思（ 城的海屯（ 原先曾派遣他的兄弟

和元帅仙拍德（ 携带礼物和贡品，入朝贵由汗。仙拍

德获得恩宠及嘉赏的诏旨，已离贵由返回。但当蒙哥汗登基

之始，伟大的父王 和大将军拔都，派人召海屯王去见他和蒙

拜见过驻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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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他大人，得到了他们的礼遇后，他在阿雷山（ 阿剌格

康恩 ）的瓦尔丹尼斯 ）村停留，寄宿于（

曲儿忒 的王府内。曲儿忒是亚美尼亚族人，信仰基督

，其妻是马米）和哈散（教，其子是瓦西 柯尼（

，马兹般（）族的荷列撒（ ）的女儿，

阿思兰别（ ）和格利哥尔（ ）的姊妹。［海屯

王在这里等候到 他的宫室送来朝贡用的礼品，这些礼品，是

他的父王、当时已年迈的诸王之王孔士坦丁（ 还

有他的儿子、留下来摄政的列昂（ 和拖罗斯（ ，给

他捎去的。因为，他的虔诚的皇后，名叫撒伯勒 ，翻译

意思为“上帝的 ，已经过来是伊利莎白（ 安息日

去见基督，确如她的名字，她的长眠是上帝的旨意［；她是］大

慈大悲的，穷人的朋友［；她是］头一位加冕大国王列昂（

之女。

大主教孔士坦丁（ 得知海屯旅途平安，到达大

亚美尼亚，他也差遣出教长雅各 ，这是个能言善辩、

有学识的人。为友好团结之故，他们先曾派他去见统治亚洲

疆域、日趋强大的希腊国王约翰 和他们的主教。到

达后，用《圣经》中的哲言，他经受住希腊公众的质询，因吾人

称基督为一性，彼辈谴责吾人为欧提恰教徒 ，称

基督为合人神 性之说者）。但他用哲言［和 圣经》把基督

表现为神和人，在两种［形式］中完美无缺，莫可名状地谐和，

①事实上， ）义为“凭上帝发誓”。

即尼撒埃（ ）的拜占廷皇帝约翰三世杜加斯 瓦特兹



既没有破坏神性，也没有混同于人性，在一性中显得光灿，行

为既象神，又象人。辩论还涉及到“上帝之圣母 这句措词］，

据传播福音者约翰的明证，吾人认为此话与基督有关。举凡

彼辈于吾人之信仰中，所能发现之其他疑难，他均以虔诚的言

明，然后，使彼词和《圣经》中的证据，一一予以 辈头脑内产

生与吾族团结友爱之意，他体面地离开彼辈返回。

前去的［还］有主教帖尔斯蒂潘诺斯 还有（

教长穆锡帖尔（ ，他来自东部地区的斯克威莱

以及拔都的使者、教士巴儿西格 ；随他同去的

是独身教士 及国王的牧师卡拉柏特拖罗斯

，后者是个文雅、和善、有学问的人，尚有许多王公。

国王带着这些人，通过阿勒班尼人（ 的国土和

打耳班 ）门，即柯尔 寨，进见拔都及其子、信仰

基督教的撒里答（ ；他受到他们的优礼相

待。他们遣他从里海外一条很长的道路去朝见蒙哥汗。

马列维月 月日，也就是 日④，一行人离开他们，渡

过阿叶黑 河，到达位于拔都和 ；蒙哥汗中间的地方

）修道院位于塔速斯（斯克威莱（ ）西

堡附近。兰布隆

是蒙古人对穆斯林的一种称呼，见伯希和《金帐汗国札

记》，页

据卢不鲁克说，撒里答拒绝取基督教的名字，见柔克义《卢不

。
鲁克行纪》，页

④ 在 年。

突厥语 ，指乌拉尔河。这个名字自然出现在突厥之前，

可追溯到拖烈美（ 。见克劳松 突厥和蒙古研究》，页

（《元秘史》中之，伦敦 扎牙黑河 中译者注。）

可能指楚河流域的某地。

北



他们渡也 ）国土；经哈儿的石河（ ，进入乃蛮

刺契丹（ ，入塔塔儿地（ ，在火里月

日，即 月 日，十字架献祭节，他们朝见威凜之蒙哥汗。进

献完贡礼［，国王］获得汗之恩宠。他停留五十天，得到一道盖

有御玺的诏书，内容称：不许人欺凌他及他的国家。汗还颁给

他一纸敕令，允许各地教堂拥有自治权。

第五十天上 日， 日月 ，他离开，也就是撒合米月

蒙哥，在三十天内抵达胡木升吉儿 。然后，他到

达别儿八里（ ，又至别失八里（ 抵一

沙碛，其中有一丝不挂、仅头上有毛发的野人、妇女的胸乳极

大且长；他们是哑的 。还有黄黑色的野马 ，黑白色的骡

① 突 厥 语 ，今额尔齐斯，即黑额尔齐斯，它实为乃蛮的

西境 。

。可能为 “从哈剌契丹”之讹误，

因为渡过额尔齐斯河后，一行人把哈剌契丹留在身后，并进入蒙古地。

③ 突 厥 语 “ 元史》中之横相乙儿（。贵由沙岬”，

去世之地 中译者注。）《元朝秘史》作胡木升吉儿。见伯希和《蒙古

和罗马教廷》，页 ，伯希和 昂比斯译的《圣武亲征录》，页

据后者，胡木升吉儿应沿乌伦古河上游去寻找，可能在它停止

从北向南流，并向西急转之处。

④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唐代的蒲类，今木垒，在古城东五英里。

见 钢和泰写本考》，《通报》

（“五城”），畏吾儿都城 相当于今天的济木萨，在古

城西北不远。

迦儿宾也谈到准噶尔沙漠中的野人。他们是回教作家提到的

据尼咱米阿鲁迪（ （见布朗译《尼扎米的四

篇对话》，伦敦 说，这是“一种住在突厥斯坦平原上，身直立、爪宽

平的动物”。他重述了他在 年在你沙不儿听到的关于一支

商队的故事，这支商队 沙山上遇一妇人，光着在赴中国的途中，“在



。子，大过马 ；还有双峰野驼驴

他们从该地到 、曲鲁格（达阿儿里黑（

头，裸体，形态极美，体似丝柏，月儿般的面孔，长头发，立着向我们张

望。尽管我们跟她说话，她却不回答；我们接近她时，她逃跑了，奔走之

速恐怕连马都追不上她。我们的骡夫是突厥人，说这是野人，他们称之

。马发集把这些野人，有时说成是在乌什吐鲁为 番和喀什噶尔

之间的“草地和草原上”，有时又说是在“巴达克山和喀什噶尔之间的沙

漠中”。马发集还谈到在南阿拉伯猎取这些动物为食的可怕故事。见

米诺尔斯基编译《马发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伦敦

这必定是普列兹瓦尔斯基马，它今天“濒于绝种，可能仅生存

在贝加尔湖和巴尔哈什之间，还生存在蒙古地区；它原来广泛分布在整

个西伯利亚 波列埃《世界上的哺乳动物》中部和南部”。见佛朗科斯

（伦敦， ，页

蒙古野 蒙语驴 ，突厥语

它在今天显然仅见于中蒙古的斡罗湖和察干湖。见埃列曼和莫里孙斯

，各特著《 年古北极和印度哺乳动物一览》（伦敦， 页

。卢不鲁克也谈到这些动物和骡子相似。

。它仍能在戈壁中找到。见埃列曼

和莫里孙斯各特，前引书，页 。马发集也说，在乌什吐鲁番和喀什噶

尔之间有 和野驼（。这种双峰野驼在元代还很多，耶律铸在《双

溪醉隐集》中有首咏“驼蹄羹”的诗，诗序写道“：康居南鄙，伊丽迆西，

沙碛斥卤地，往往产野驼，与今双峰家驼无异，肉极美，蹄为羹，有自然

绝味。”大概因这个原因，双峰驼遭到大 月量捕杀。 年 日，我国

考查队在新疆库木库都克西发现十七只双峰野驼。 中译者注）

这就是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 中提到的 ，距别失八

里四法儿珊（每法儿珊约合三英里余）。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 唐书》中

的耶勒，轮台（乌鲁木齐）以东一百八十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柏杨驿

哈密尔顿似有道理地提出，此名义为“有峭壁 之地”。

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唐书》中之俱六，在耶勒以西八十里，约

，
相当于今天的阜康。哈密尔顿还认为它是《霍杜德》中的

“湖”的派生词，意思是“有湖之地。”



、古塔英格黑 彰八里（ 巴（

。、仰吉八里（

然后，他们进入突 他们，从那里，厥地（

进］向额果波鲁 和丁柯八里（

，他们普刺（ 经苏特库耳（ ，即乳海 抵达阿

①非如哈密 是母音前的介词“在尔顿把它读作
里去”的形式。中，到 他还把它考证为《霍杜德》中的

“ 和一个供商人住的驿站”。，一座土山
畏吾喀什噶里的 儿五城之一。有关译文见克劳

松，《畏吾儿的名字》，载《皇 卷，页家亚洲学报》， 年第
哈密尔顿把它考为唐代的张城，在轮台（乌鲁木齐）以

西一百五十里，近今天的乌鲁木齐西面五十英里的昌吉。

今呼图壁，大约在昌吉西三十五英里。

④喀什噶里的 “新城”，畏吾儿的五城之一。见克
劳松，前引文。据哈密尔顿说，它位于今玛纳斯附近（。据《西域图志》

和《西域水道记》说，玛纳斯河东岸里许有城墉旧址，曰阳巴勒噶逊，当
即元代之仰吉八里。巴勒噶逊 的对音，蒙语八剌哈孙，即
义为“城”，与突厥语八里 “城”同义。 中译者注。）

海屯显然没有把固定的（及信佛的）畏吾儿人当成突厥人：他

只是在离开他们的土地，进入哈喇鲁的土地后，才觉得自己到了“突

厥地，，。

哈密尔顿把它考为《 中的“霍杜德 “一个有
和泉水的 站。他把牧地 它置于今乌兰乌苏境内。
此名为一亚美尼亚语 （复合词 突厥语

。“城 为“精河”之精，即今精河城，或在其附近，据柔克义说，城
紧靠艾比湖南，在一条流入该湖的同名河畔。

波斯史家的 ，卢不鲁克的 ，不里（察合台孙，曾
远征欧洲）的日耳曼俘囚在此城挖掘金子和制造武器。（布列资须奈德
认为此城当在流入艾比湖的博尔塔拉河谷。城名和波斯语

“钢”〔蒙语 必有某种关系。元代有普刺、不刺、孛罗等
译，从海屯行程看，它只能在赛里木湖东北或正东，可能在今三台
中译者注。）

直译是“，经苏特库耳和经乳海。” ，来源于突厥语
“湖”，即赛里木“乳”和 湖（，新疆的天池）。此突厥名见于拉施特

等书，据布列资须奈德说，《史集 它仍为吉尔吉斯人所使用。也许赛里
木湖就是北亚许多民族神话中传说的乳湖。



，渡过叫做亦刺速（和亦刺八里（罗里（

可能系誊写 的讹者对早期的 的异写，原

误。阿里麻里义为“苹果园”，位于伊犁河谷中，距后来的库尔扎不远。

在这“鞑靼帝国中的 城”，圣方济各会的教士在 或

年遇难。见玉尔《中国及通往中国去的道路》，第三卷，页 。 克 劳

松在一封信中指出： 不止是一个地方的名字。除已知的这里

提到的名字外，在 还有一处，可能别的地方还有。迄今为

止，最早提到　 的材料，是八世纪初叶的一份粟特文书，得自慕

格山（ 。这份材料是

，编者为

，和 页 第 行

的君王’（同见页 。但不知指那一处。（”清代研究

西北的地理学家中，已有人怀疑《元史》的阿力麻里、野里麻里等等，不

仅指一地，即是说，除伊犁河谷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外，还有别的叫

这个名字的地方。例如，《元史 世祖本纪》记至元二十一年三月丁巳，

“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边，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

之地，留七年，至是始归”，野里麻里即《元史 伯颜传》中之阿力麻里，

其地既在和林北，当非伊犁河谷中之阿力麻里。当时察合台后王已与

海都勾结，共叛元廷，北平王南木合〔那木罕〕当不得远至察合台的分

西北地附录》阿里麻地。又据《元史 里条下载“：诸王海都行营于阿力

麻里等处，盖其分地也。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回鹘五城，唐号北庭，

置都护府。又西北行四五千里，至阿力麻里。至元五年，海都叛，举兵

南来，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

追，以皇子北平王统诸军于阿力麻里以镇之，命 相安童往辅之。”这个

记载问题颇多。既云阿力麻里在回鹘五城〔别失八里〕西北四五千里，

似应指察合台分地内之阿力麻里。海都为窝阔台孙，分地的中心当在

霍博克河及额敏河流域。因此，《元史》在这里可能把两个阿力麻里弄

混了。 中译者注。）

中国中世纪地图上的亦刺八里，地在阿里麻里西南。

之 是附于 之后的亚美尼亚语定冠词， 为突厥语

， 为突厥语 “城”（。亦剌八里一名见 西北元史

中译地附录》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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